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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保护颜庙禁约榜碑，为元代公文碑，刻立于元
仁宗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现存于颜庙西碑亭
内。碑高0.9米、宽0.75米、厚0.22米。碑刻记载
了一份元廷发给地方的公文，公文前半部分是关于
颜庙的禁约，后半部分是元廷对颜子后裔实行的优
渥政策。碑刻整体保存情况较好，具有很高的史料
价值。

颜庙，即祭祀孔门弟子颜回的庙宇。孔子门下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颜回最为聪慧好学，是孔子
最为得意的弟子。可惜的是，长期“箪食瓢饮”的生
活环境极大影响了颜回的健康状况，导致其不幸英
年早逝。颜回死后被儒家学子奉为楷模，被尊称为
颜子。汉代以来尊孔崇儒之风兴盛，颜回及其后裔
也不断受到历代帝王的封赏。晋朝之后，规定颜子
配享孔庙。唐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下诏升颜子为

“先师”；开元年间，玄宗诏颜子为“亚圣”。宋代真
宗封颜子为“兖国公”。元代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
但元朝统治者出于收拢人心、巩固统治的需要，仍
然延续了前代“尊孔崇儒”的政策，对颜子的追封与
前代相比毫不逊色。除了对颜子的追封，元廷还特
意颁布保护颜庙政策，禁止闲杂人等进入庙内。即
使是官员、使臣，没有朝廷旨意也不能随意出入颜
庙。

元廷颁布的禁约不仅限于颜庙，还包括颜庙所
属田地、房屋。颜庙经过千百年的奉祀，规模不断
扩大，至元代，颜庙已拥有大量田地和房屋，田地多
为祀田，收获的粮食多用于维持香火、开办庙学及
庙宇修缮；房屋多为照看、修复庙宇的工役的住处，

还有部分房屋是庙学、书院等教育设施。颜庙及其
所属田地、房屋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系统。
元廷的保护颜庙政策不仅能维持颜庙及其配套设
施的良性运转，维持颜庙香火，更彰显了元廷尊奉
先贤、重视文教的鲜明态度，有利于增强汉人对元
代政权的认同，从而巩固元廷的统治。

公文还交代了元廷对颜子后裔的优渥措施。
历代统治者在利用儒家思想安邦定国的同时，对孔
子及从祀弟子的后裔进行优渥以示“治教合一”，以
此来标榜正统、统摄人心，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政权
也不例外。碑文显示，元廷令地方对颜氏后裔中

“贫寒老病之士”按月进行供养，这样做既体现了元
廷对颜氏后裔的优待，又彰显了元朝统治者对弱势
群体的关怀，有利于收拢人心，增进认同。在关怀
弱势群体的同时，元廷对正在读书上学的颜氏后辈
也提供了优待政策，元廷在公文中令地方有司“昌
明文教，宣明教化，勉励学校”，为颜氏后辈提供了
优质的受教育环境，同时加强对颜氏子孙的训导教
诲，使其“务要成才”。还指派地方官员于颜氏学子

中挑选品学兼优者，保举到有司作为候补官员。元
廷对颜子后裔的优渥举措用意不言自明，即借助颜
子及其后裔这一儒家文化象征来提升自身统治的
合法性。

前文提到，此碑刻记载的是一份元代发给地方
的公文，今人透过这份公文可以了解到元代的行政
流程。据碑文记载，公文由中书省按照皇帝旨意起
草完毕后，由中书省的官员和主管庙宇事务的礼部
官员共同会商，众官员讨论通过后交付给负责的中
央部司，部司核验后发给地方，令其负责执行，同时
对公文进行张榜公示，若有违反，严惩不贷。

这份公文内容简练，行文周密。公文开头阐明
尊奉“孔子之道”的重要性后，即对保护颜庙及其相
关财产做出了具体规定：闲杂人等不得进入林庙、
各级官府不得侵占颜庙所属土地、供养颜氏孤老人
家等。公文同时规定了负责执行命令的官员，例
如，对于选拔颜氏子孙中的品学兼优者保举到有司
这项举措，公文指定由主管官员选拔的肃政廉访司
衙门全权落实。虽然选拔官员是肃政廉访司的分
内之事，但从颜氏子孙中定向培养、选拔候补官员
尚未有过先例。针对这种超出有司既定职能的规
定，元廷有必要在公文中予以具体安排，这也反映
了公文所起到的补充有司职能以应对各种临时变
动的作用。

综上，对元代公文碑进行多角度的解读有助于
进一步了解元代的公文制度和“尊孔崇儒”政策。
碑刻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
正史记载之不足。

曲阜碑刻（四十二）

保护颜庙禁约榜碑
李东润

1938年5月18日，徐州即将沦陷，城内城外笼
罩在一片混乱之中，远远近近的炮声隆隆作响，一
阵阵机关枪的声音像刮风一样，不论是道路上，还
是田野里，各种车辆和人流拥挤不堪，日军的飞机
追着人群轰炸和射击，人们扶老携幼，四处逃散，哭
叫连连。

在逃难的人流中，有一位身穿国民党军官服装
的青年男子，他大约30岁左右，1.8米的个头，身上

背着一支长枪、腰里别着一把盒子枪，手里还提着
一支黑色的旅行箱。他一边匆匆赶路，一边不停地
四处张望，大檐帽下，露出一张白净的国字脸，一双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写满了忧郁：下一步，自己应该
到哪里去？

他就是中共苏鲁豫皖特委的代表、铜山县委书
记郭影秋，因为兼任国民党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
员委员会常委、组织部总干事，所以还穿着一身笔

挺的国民党的军官服。他刚组织了一场各界社会
名流、艺术家到台儿庄慰问抗日将士的活动，高高
兴兴地从台儿庄回到了徐州，却发现日军已经开始
进攻徐州城了，军队和百姓们像潮水一样四散逃
离，因为怀孕的妻子凌静早在半年多前不辞而别，
郭影秋只好在宿舍里简单收拾一下东西，塞进一个
行李箱里，一个人出城逃难。

（未完待续）

5月13日，日军第十六师团5000余人从济宁
南下，越过运河，进攻金乡县。金乡县国民党县长
王冠一吓破了胆，带领县政府官员仓皇逃走。守城
的部队只有第3路军29师孙桐萱部一个团的兵力，
守军让修筑城墙的民工们也参加战斗，3000余名
民工手持铁锨、镐头登城抗敌。可国民党守军因为
抵抗不住，从城东南角的城墙洞中撤走了，金乡全
城陷落。日军开始逐屋逐巷地搜抄捕杀，上至古稀
老人，下至怀中婴儿，均不放过。日军在金乡县城
连续4天搜杀，几日之内，有3347人被杀害，670余
间房屋被烧毁。

同一天，另一路日军侵入了微山湖西的千年古
县鱼台县。日军击退了孙桐萱部的一个团，鱼台县
国民党县长杨启东率民团大队800余人弃城南
逃。日军占领了鱼台县城。盘踞于罗屯乡的4名
日军，去姜楼村抢掠，一位村民与之拼命，邻人闻讯
相助，合力将日军杀死，将其沉尸坑塘。次日，一股
日军前来报复，将隋海村民带到姜楼村坑塘边集体
枪杀，制造了55人死亡的“隋海惨案”。

5月14日，日军自鱼台县谷亭向南侵犯，到达
丰县三区的王寨。日军与国民党军的1个连在王

寨激战半小时，国民党军撤退后，日军烧毁民房
200多间，杀害王寨、孙集及北方来避难村民18
人。5月17日，日军猛攻丰县城，发炮数百发，城内
四处起火。国民党一个团奋力抵抗后向东南突
围。丰县国民党县长董玉珏，丰县政府秘书、常备
队长黄体润率常备队200余人、保安警察队100余
人协同守城，看到部队撤走，也弃城南撤。当日下
午，日军一部从砀山县高寨窜至丰南荒庄，这是个
只有70多人的小村庄，当时正在收小麦，打麦场上
48人全被日军刺倒在地，死了46人。

1938年5月18日，占领金乡的日军南下进攻
沛县，日军的3架飞机来回轰炸县城，军民死伤枕
藉，协守的国民党军夜里不告而别，逃到城南三十
里的地方，沛县国民党县长、39岁的冯子固（名德
俭、字子固）带着队伍前去挽留，结果，日军攻入城
内，冯子固准备返回时，沛城已经陷落，冯子固带队
伍逃到陇海铁路以南驻扎。冯子固30年后在台湾
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鸡鸣录》回忆这段历史，他
写道：“庞军协守城垣，获知敌情，秘而不宣，午夜委
城远去，陷人民于浩劫，何异假敌手杀人，皇皇抗日
国军，行径若此，何胜浩叹！”一群日军还专门到昭阳

湖畔冯子固老家——孔庄杀人放火。这个有100多
户人家的村庄几乎被烧光，有40多人被杀害。

日军侵占萧县之后，在萧县城东的牛眼、房庄等
村烧杀抢掠，仅牛眼村就有97名百姓被日军杀害，
有30名妇女被强奸。日军还将各地逃难的农民、学
生及被俘的中国士兵近2000人集中枪杀或活埋。

铜山县国民党县长曹寅甫在日军占领徐州前就
吓得逃到了乡下。5月20日，在飞机掩护下，1000
余名鬼子由徐州闯进铜山县阎窝村。不到一小时，
阎窝村就有200多名群众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

5月17日，日军飞机对砀山古城进行3天的轮
番轰炸，丢下3枚重型炸弹和数十枚燃烧弹，全城
一片火海，房屋倒塌，财物烧尽，城内军民伤亡惨
重。县长贡沛诚随国民党军队西撤，县政府大部分
官员逃走。日军进城后，把躲在地窖里的200多名
回民驱赶到河堤边，用机枪射杀50多人，在清真寺
门前射杀17人。日军走到丰、砀交界的二坝村，杀
害村中百姓20余人。

到了1938年5月中下旬，位于苏鲁豫皖接壤
的金乡、鱼台、丰县、沛县、砀山县等湖西地区，除了
单县暂时没有遭到进攻外，几乎全部沦陷。

第四章 佃户的儿子成了革命者


